刘  三

刘三，字季平，号离垢，又号黄叶老人，原名钟和，自署曰江南刘三，时人呼之刘三先生，上海华泾镇人，生于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（1878年1月）。生而颖慧，年方2岁，大父抱持过石桥，指桥畔招贴文字而教之，归时重过原处，复见招贴，则已举手认字矣。40年后齐白石为作图，先生自题云：“题桥能识旧时经，锦葆提携未二龄，四十年间如梦过，真堪挥涕对先灵，”21年补县学生员，时当逊清末季，朝政日非，与兄钟德忧时愤世，遂取号曰离垢，兄取号曰涤埃，盖涤离垢埃，清澄宇内之意。其后鄙弃科举，兄赴青浦赖氏学医，先生则赴日本成城军官学校习骑兵。遂更名三，有三连为乾之意，字季平者平刘季也。中原板荡，有以备也。孙中山创同盟会于横滨，先生即加入焉。归国后，于1904年，先生与刘东海，朱少屏，黄任之，费公直，秦毓鎏，陆达权，钱葆权，杨杏南等创丽泽学院于华泾宅院之西楼，海内同志，来者云集，于革命思想之传播，厥功甚伟，后因教师内部之意见，迁沪改组为青年学社。后留日同学杨白民归国后，创城东女校于上海花衣街之竹行弄，聘先生为教员。1905年冬先生与费公直密谋刺两江总督端方，宴请缉盐首领王某于北里。盖革命党人聚会，每以青楼为掩护也。奈时机不密，逻者骤至。先生曰：“君等速从后窗登屋顶逾邻屋而出，我为殿后”。遂被执系狱。同事黄任之雪夜步行余里走华泾以告。先生有叔刘子瑜为邑绅董，时任松江府督学，上海固松江之属县也。遂上下疏通，並延请西人律师旦文为辩护，历半年始释。

1905年，上海苏报之狱，留日同学邹容瘐死狱中，先生冒清廷搜捕之险，为收骸骨营葬于华泾宅侧。是年夏，吴江柳亚子因蔡元培之介，识先生于“通学所”，相约凭吊邹墓，以慰生死之交。及至则夕阳荒草，一代人豪，不禁凄然欲绝。既而饭于先生家。先生使酒好客，相对陶然，是为先生与亚子订交之始也。亚子赠诗云：“破壁谁能藏玛志，挥金差幸葬邹阳，江东侠客多情甚，伴我驱车吊国殇”。 1906年7月3日（旧历五月十二日），邹容生前友好柳亚子等数十人为邹墓树纪念碑，蔡元培在纪念会上致辞，章太炎写邹容墓表，其后于民国13年之清明节，章太炎、于右任、章士钊，张溥泉、李印泉、冯自由、马君武、赵铁桥、田梓琴等二十余人，来华泾祭扫邹容墓，则丰碑高冢，非复旧观矣，先生成诗云：“杂花生树乱莺飞，又是江南春暮时，生死不渝盟誓在，几人寻冢哭要离。”

光绪丙午之际，江苏陆军小学聘先生为教习。先生以宣扬革命有机可乘，欣然就道。二年后转任浙江陆军小学教员于杭州。时先生之诗文书法已蜚声大江南北。

辛亥军兴，革命功成，先生于民初被聘为北京大学及高等师范教授凡六年。其后杨白民挈其女雪玖来京。雪玖亦城东女校图画教师也。乃出居庸，登长城，成图画八幅，索题长句。先生为赋一律题赠，有“诗成何事堪追忆，立马当年意不慊。”等句，其追忆当年与瞿安、万里、君武诸子同登长城时也。

时先生以双亲年老，就近应镇江敏成中学之聘，任校长，曾渡江至扬州，门人黄胜白邀游诸胜，並购得梅花数百本，设肆于上海之昼锦里，有句云：“信知冰雪难论价，却割婵娟持与人。”“苦汝寒花不自媚，尽情开与别人看。”盖梅花知已，惜花亦自惜也。

先生于民国13年任东南大学教授，14年任持志大学教授，16年任长江要塞司令秘书长，17年任江苏革命博物馆编纂主任，江苏通志局编纂，18年于右任聘先生为监察院设计委员，20年任监察院监察委员。抗战初，国府西迁。先生滞留沪上，忧愤日甚，27年夏，病逝于上海华龙路寓所。

先生以诗文书法名世，清末与陈去病，吴梅等创神交社，1907年8月，集会于上海之愚园，其集中有神交社纪事题摄影等诗，柳亚子在家未参加。神交社者实南社之渊源所在。是年冬，柳亚子又偕刘申叔、何志剑夫妇，暨杨笃生、邓秋枚、黄晦闻、陈巢南、高天梅、朱少屏、沈道非、张聘斋，在上海酒楼小饮，约重为结社之举，赋诗摄影先生对于南社之发起，曾竭力参赞，故为社中钜子。今其集中有“南社同人集于公园分京字”；“九月二十六日右任招饮宋园，赋示同座无量、朴庵、力子、楚伧、滨虹、亚子、十眉”；“题亚子分湖旧隐图”；“八月四日君武招饮寓斋集者亚子、佩宜、楚伧、孟芙、鵷雏、力子、少屏等十余人”；“八月十日亚子招饮南园集者十二人，贞壮先成诗，依韵和之”等诗。其“八月八日甫抵寓，即得亚子诗扎迭韵还答”，有句云：“酒怀聊可迥清泪，国事于今有重心。”；题亚子秣陵悲秋图有句云：“山阴冤狱犹堪忆，空剩秋风秋雨词。”则以吴江张秋石女士之被害于秣陵犹秋瑾之就义于轩亭也。可见当时南社诗酒频仍，而先生等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也。

南社诗僧苏曼殊，先生成城学校之同学也，与先生过从尤密。先生送曼殊之印度诗云：“早岁耽经见性真，江山故宅独怆神；担经忽作图南计，白马投荒第二人。”曼殊亦有“多谢刘三问消息，尚留微命作诗僧。”等句。先生与曼殊交谊深厚、书函往来亦多，柳亚子编曼殊集，即以曼殊致刘三函札数十封付之，于曼殊之事迹，及南社诸社友间之交往，多所阐明。

先生诗学老杜，出入于龚自珍。清末之诗至龚而一变风气之开，南社诸子莫不宗之。先生之诗清新雄健，而出之性情，时人尊之。及先生之逝，其继室陆繁霜为辑其遗诗，成《黄叶楼遗稿》一卷，请黄太玄为之校勘。柳亚子来函华泾黄叶楼，曰：“先生诗多为社友雅集记事之作，读此如见当年诗酒游宴时也。先生诗身前既尊于时，身后亦当传于世。黄叶楼遗稿当为梓板刊行。”遂邮之香港。比及太平洋事变，柳亚子只身离港，弃平生收藏及所著南明史稿等不顾，独携黄叶楼诗稿赴渝，曰：“诗稿若有散失，何以对先生于地下，何以对繁霜嫂之嘱托也。”及建国之初，柳亚子自视年事已高，力有未逮，遂付北京图书馆珍藏，以待异日。

先生之书法，以纯羊毫作书，力透纸背，时人讶其腕力，岂早年习武有以致之。以石门颂名世，晚好礼器碑。其书婀娜中见刚劲，所作楹联诗扇，时人珍之，公余之暇，订润鬻书。二十年代初，长桥小学为筹建校舍，沈式寰来黄叶楼，先生云：“曷不书画义展”。爰作楹联、条幅、屏条等若干件，並征集松江书画家之作品等，展于松江之新松江社。

先生好酒，酒固刘氏家风也。每秋秫初登，出酒甑糟床，延酒工为酿，以贮一年之需。每云：“家无长物，有之架上诗书，墙头酒甕耳。”自署门联有“嗜酒见天真”等句。华泾以羊肉名时，先生则肥羊美酒，踞座传杯，英爽之气，溢于眉宇。盖先生使酒好客，饶有侠气。每社友雅集，必把盏豪饮，英气遄飞。一日太玄招饮，座有社友昆曲，一座尽欢。是夕，先生以病惮饮，友谓英名扫地。先生有句云：“英名几被杯行误，雅谑能令别后思。”而先生之使酒，其别有所寄，曾有句云：“世变需才愧不才，相逢忍泪一衔杯。”醉翁之意固不在此也。

先生晚年跼居华龙路寓次，日寇侵华，国事日艰。先生借酒浇愁，时以冰啤解渴，繁霜劝之节饮。先生曰：“汝知予忧闷欲死乎。病遂不起。大风雨夕，先生有自嘲诗一首，可概见先生强笑欢颜，狂歌当哭之情。诗云：“大酒肥鱼取次呈，玉箫瑶瑟迭番更；狂奴宁少心肝者，风雨红楼恣笑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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